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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50年，就是人们

合上历史教科书准备遗忘

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电

影来防止我们遗忘一些事

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教授田卉群引用

一位导演的话来说明《长

津湖》正是当下中国最需

要的电影。《长津湖》公映

后，创造了众多电影纪录。

《长津湖》的制作规

模、投资规模、拍摄时间跨

度、动用的演职人员数量

都创下了中国影史之最。

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军事

装备准备，超百公里的战

役战术设计，堪称是中国

电影影史上前期人员最多

的一次，达到了7000多人，

加上后期，参与电影的人

次达到了1.2万。

■剧本创作

写了五年时间，编剧

兰晓龙都做了哪些？

《长津湖》的出品和总

制片人于冬表示，博纳影

业最早是在2019年7月份

接到了国家电影局关于拍

摄抗美援朝题材的任务，

就在全体主创筹备了 9 个

月准备开拍的时候，突如

其来的疫情使得电影拍摄

被迫中断，“当时有将近两

千人滞留在丹东，其中包

括大量的外籍演员，不但

不能离开，还要面临签证

过期的问题”。

之后，经过研究决定，

影片拍摄延期，在接下来

的9个月里，剧组上下把大

量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打磨

剧本上。

尽管是2019年决定拍

摄《长津湖》，但编剧兰晓

龙创作《长津湖》的剧本却

时间更早，他用5年时间写

完了13万字的《长津湖》最

初剧本。兰晓龙曾创作过

《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

突击》《生死线》等经典军

旅影视作品，很多网友将

其视为军旅作品的质量保

证——“你永远可以相信

兰晓龙”。看过兰晓龙作品

的观众都知道，兰晓龙作

品中总会提及一个特别的

连队：钢七连。此番《长津

湖》的故事，将“钢七连”再

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以连

长伍千里为代表的七连战

士，在片中逐一报出自己

的姓名和编号时，彰显出

的英雄精神传承与七连

“打不垮更打不死”的战

魂，令无数观众动容。

对于和兰晓龙合作，于

冬表示，《长津湖》不仅要勾

勒宏观历史，更重要的是要

塑造艺术形象。在这种千头

万绪又宏大又庞杂的历史

面前，兰晓龙显然是最为适

合的编剧。13 万字的剧本

精修后还有6万字。

■剧情释疑

为什么没以杨根思或

以冰雕连的故事为核心？

长津湖战役中，杨根

思、冰雕连等“至死不退”

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

《长津湖》为何没有以他们

的故事为核心进行创作？

于冬表示，《长津湖》不是

拍一个战斗故事，不是拍

一个战斗英雄。“长津湖战

役是具有史诗感的一个战

役，从这个战役如何布局、

两军对垒到最后交锋的过

程，需要一个宏大的视角

来展现，而不是从某一个

人来说。所以用了七连作

为故事线，将这个连队的

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真

实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杨根思、冰雕连是战争

的一部分，也是电影的一

部分，但不是全部。”

黄建新介绍说，《上甘

岭》等电影拍的是朝鲜战

场上的西线作战，很多人

对东线作战了解得比较

少。“像‘冰雕连’的故事，

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知

道，原来东线那么艰苦。面

临着历史上几十年不遇的

寒冷天气，我们的战士们

连厚棉衣都没有，而且白

天敌机轰炸不得不隐藏起

来，晚上才出来打仗，加上

通讯设备不足，又没有坦

克，没有重武器，也没有飞

机。但是美军全是‘佩刀’

（F-86战斗机）、‘黑寡妇’

（P-61 战斗机），B26、B29

轰炸机等等，志愿军面临

着武器强盛于自己无数倍

的兵力。

黄建新表示，片中的七

连是虚构的，“如果太过写

实，是很难写下去的，所以

七连是虚构的，在背景设置

上参考了许多方面”。杨根

思和“冰雕连”虽然不是影

片中的重点叙事对象，但他

们的精神都在影片中体现，

组合起来才是《长津湖》。

■拍摄团队

不是“拼盘电影”，为

什么要用三位导演拍摄？

于冬透露，在决定拍

摄《长津湖》后，他一直在

考虑由谁去拍。“在如此短

的时间内，中国任何一个

导演单独拍，都难度巨大。

它的格局、它的题材、它的

故事要求它必须抓紧一切

时间在冬天拍完，所以需

要有更好的团队、更好的

制作班底、更多时间的准

备。前期刘伟强导演开始

筹备，中间因为疫情停下；

后来有徐克导演、陈凯歌

导演重组，我们又重新整

理剧本，最后林超贤导演

加入。整个过程都是机缘

的组合，到了这个时间点

了，这些人就出现，这个机

会就来了。”

于冬和黄建新都表示，

《长津湖》虽然是三位导演

联手，但它不是“拼盘电

影”。黄建新解释说：“第一，

《长津湖》是一个完整的故

事，它不是一时兴起的剧

本。《长津湖》是一个有着完

整走向的电影，片中创造了

一个连队的集体形象，也创

造了两个主角——千里、万

里两兄弟。同时我们也写了

领袖的儿子，一个领袖的孩

子，一个平民百姓的儿子，

都为了国家冲锋在前，它是

一种精神上的通达，非常完

整，‘拼盘’的前提根本就不

成立。”

第二个原因，则是影片

拍摄难度。像《大决战》也有

导演组，是很多导演参与

的，黄建新说，“那样规模的

战争电影，只有一个导演

拍，至少得拍4年，所以《长

津湖》有三个导演大家一起

执导是很正常的事情”。于

冬表示，三位导演各有所

长，这三个人往这儿一放，

化学作用非常强。

■导演分工

三位导演如何协作，

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于冬介绍说三位导演

分三组同时进行，“说是三

组，实际上三位导演背后

还有A组B组C组，大大小

小加起来有16个组在跟着

导演同时推进。”

说到三位导演的具体

分工，于冬透露：“陈凯歌

导演负责拍摄志愿军入朝

鲜的部分，那几场戏的时

代特征、时代气息，人物性

格的确立，陈导都把握得

非常完美；徐克导演主要

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和

生动的细节展示部分；林

超贤导演更注重惊险刺激

的战斗场面，以及在动作

设计当中完成人物性格和

情感的塑造。三位导演分

工明确，且各有侧重，再加

上黄建新导演作为总监制

来协调三个大组之间的人

员、道具、服装以及军事装

备的调配，这个过程中，摄

制组里的人加起来超过了

7000 人，如果把三个组并

行叠加的时间拉平来算的

话，前前后后至少需要400

多天。”

作为总监制，黄建新的

工作是进行统领。当被问及

三位导演是否在拍摄过程

中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黄

建新表示，三位导演之间的

衔接，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而是有巨大的体系保证导

演之间的衔接。“导演们主

要的精力还是在人物创作

上，其他的细节都通过协调

来完成衔接，若有了大的问

题，跟戏剧有冲突了，才会

请导演开会来商量。或者我

挨组去跑，跟这个导演开完

了跟那个开，拿出一个结论

之后再去协商。大家服从于

一个结构，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中国电影进步了，就是

因为这样的结构。”黄建新

称赞三位导演都特别投入。

■角色选择

千里万里两兄弟为何

选吴京和易烊千玺？

影片中千里、万里有

象征的意义，两兄弟远赴

千万里，在异国他乡并肩

作战，万里从一个完全不

会打枪的农村孩子，到最

后成长为一个战斗英雄。

为何选择吴京和易烊

千玺主演两兄弟，于冬说

他看到剧本时就条件反射

性想到了吴京跟易烊千

玺，“这两个角色就像是为

他们写的一样。我在看了

《少年的你》之后，觉得弟

弟万里这个形象就是易烊

千玺。五年前，兰晓龙写千

里、万里的时候，易烊千玺

还没上中戏，但好像就有

这样一个角色在不远处等

着他。”

吴京当时正好是腿伤

最严重的时候，正在康复

期，如果再去拍戏再受伤，

他这个膝盖就废了。于冬

回忆说：“我第一次见他时

他拄着拐，拿着刚刚从北

医三院拍的片子来辞演。

经过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

的深谈，他还是说：‘我演

不了！’我当时说：‘你不用

现在回答我，先看本子。’

他拿走了剧本。看完之后，

他主动来找我，说：‘还算

数么？’我说：‘我在等你！’

他说：‘我演！’于是就有了

这两兄弟。”

■创作难题

拍摄时都经历了哪些

困难？

提及《长津湖》拍摄的

艰难，于冬以“千难万难、

千险万险”来形容。

于冬介绍说，影片开

始拍摄时，处在疫情刚刚

稳定的阶段，大家对电影

市场免不了有些担心。“我

们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

都是要砸钱的，因为这场

战役的每一场戏，几乎都

需要调动千人以上的拍摄

团队及群众演员。做这个

电影最难的是，要克服这

些困难，更不要说大量的

服装道具准备、大量的战

役战术设计，仅仅是服装

道具，就有非常多的变化。

从入朝到在最寒冷的风雪

当中战斗，化妆服装的风

格要统一、连贯。还有大量

的装备、道具，这些的筹备

实际上工作量是非常大

的。举个例子——坦克，我

们造的坦克道具是能跑起

来的，坦克在拍‘仁川登

陆’时是全新的，但后面要

砸烂，一个协调不好，拍摄

顺序一错，坦克就没了。”

因为所有戏都要在冬

天完成，所以几乎是三个导

演同时开机，前后最多相差

一个月，这种平行拍摄，会

有大量的统筹工作，监制黄

建新起到了关键作用。

黄建新表示，拍摄受

疫情影响很大。“我们成立

了一个疫情防疫小组，光

徐导组就有 17 个人。三天

做一次核酸，你算一下，

7000 人三天做一次，要做

多少次？我今年不到一年

的时间，做了五十几次核

酸，就是为了拍这个戏。我

们外籍演员数量很大，有

一些从国外回来不久，大

家要怎么样控制疫情，绝

对保证安全这件事，就变

成一个巨大的事情，有时

候要更大的场面的时候来

不了，把我急的，马上调整

计划，每一天都在变。”

除了疫情，剧组还要

承受成本压力。“比方说我

们要做 80 个坦克，一个坦

克上百万，咱们没有现成

的美式坦克道具，都是苏

式坦克，因此都得重做。国

内能够开得动的就几辆，

这个坦克还要每一次从两

个组、三个组来回地调，用

大吊车吊坦克，这儿拍完

了拉到那儿。拍摄《长津

湖》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

范畴，我说凯歌这事怎么

办，他说咱们想办法协调。

这么庞大的一个组，一调

整计划就造成很多一系列

问题，我们都是努着劲往

前走，没有协作是完不成

这个电影的。”

此外就是进度的考

验，黄建新说：“因为这个

戏的难度太大，根本拍不

快，动不动就是几百人、上

千人，有的时候算上工作

人员有六七千个人在现场

工作，而且有大量的夜景，

难度非常大。还有特效的

合成等等，这一系列都超

出拍电影的常规范围，遇

到了很多挑战。我们有几

十家特效公司，几乎同时

差不多有40家特效公司来

参与。因为没有一家公司

能打包票完成，包括全球

很大的特技公司以及中国

一些新晋的特技公司、很

有创意的年轻人也都来集

体参与。”

《长津湖》是中国电影

史上庞大的工程，于冬表

示，这是一个庞大的摄制

组，在中国电影工业化水

准推向新高地的背景下，

在创作上、影片制作规模

上都创造了先例。

在经历了电影生涯的

再一次考验后，黄建新认

为 一 切 的 磨 难 都 值 得 ，

“《长津湖》会让你热血沸

腾，更爱这个国家”。

（据《北京青年报》）

主创详解《长津湖》六个疑问


